
根据《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公布管理办法》（国家税务总局令第54号）文件要求，现将
2024年3月份的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予以公告：

1.宁夏扬程物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沈新文。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9年01月至2022年05月

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4
份，金额271.11万元，税额24.40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54.27万元的行政处理（已自行补缴税款27.33万元）、处
以罚款26.37万元的行政处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2.宁夏欣俊源工贸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张红平。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9年01月至2022年06月期间，

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34份，金
额297.70万元，税额26.79万元；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
用发票206份,金额1937.90万元，税额175.78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104.90万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101.17万
元的行政处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3.宁夏启捷程航物流有限公司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案,法定代表人丁晓海。
经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第一稽查局检查，发现其在2019年01月至2022年06月

期间，主要存在以下问题：让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专用发票1
份，金额9.65万元，税额1.25万元；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增值税
专用发票50份,金额401.49万元，税额36.13万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处以追缴税款2.49万元的行政处理、处以罚款21.52万元
的行政处罚、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以上3户企业已在网络平台上予以公告，并纳入联合惩戒措施系统，由相关部门根据上
述信息对当事人实施联合惩戒管理。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
2024年5月21日

国家税务总局银川市税务局稽查局关于公布2024年
3月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息的公告(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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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黑夜都在直播 为求打赏不惜擦边

大学生在寝室教室直播合适吗

退票限制多 时间卡得紧 手续费太高

演唱会退票为何这么难
5月13日，林俊杰兰州站演唱会开票即售罄。
5月17日，李宗盛成都站演唱会举行。
继刘德华成都演唱会正式官宣后，邓紫棋、

周深、任贤齐、潘玮柏、罗大佑等知名歌手的演
唱会接连定档成都，再度掀起演出热潮。

密集的演唱会安排下，退票政策也成了“反
面教材”。

从付款到申请退票仅2分钟，却要收取50%
的手续费；因家庭变故或身体原因申请退票，出
示相关证明后仍然遭到拒绝；回流票压根儿没
有退票资格；同一演唱会项目在不同城市的退
票规则不一样……近日，江苏省消保委发布文
娱演出市场专项报告，文中点名林俊杰演唱会
退票政策不统一。报告指出，林俊杰 5月 25日
苏州场演唱会、6月22日哈尔滨场演唱会及4月
13日天津场演唱会的退票政策不统一，容易对
消费者造成误导。

一石激起千层浪，相关话题随之冲上微博
热搜。

■网友吐槽
演唱会越办越多 退票越来越难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票务信息采集平台数

据监测和测算分析，今年1月1日至3月31日全
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场次 11.90
万场，与2023年同比增长72.71%；票房收入108
亿元，与 2023年同比增长 116.87%；观演人数
3886.99万人次，与2023年同比增长77.88%。全
国演出市场开局势头向好，在场次、票房、观演
人数三个维度实现开门红。

近年来，不少地方将演唱会作为推动当地
文旅产业发展的抓手，推动演唱会越办越多。
但与此同时，演唱会退票问题也引发大量消费
投诉。

5月16日，记者在某投诉平台上搜索关键词
“演唱会+不退票”，结果显示有4785条相关投诉。

记者注意到，在“大麦官博”“华乐非凡”“纷
玩岛”的官方微博里，不少网友在相关微博内容
下纷纷吐槽。记者进一步调查发现，针对演唱
会不退票的投诉，已成为网络投诉热点。

4月30日，家住河北保定的刘先生花655元
在大麦网购买了一张五月天5月21日北京演唱
会的演出门票。购票后刘先生不慎意外摔伤，
导致不能如期去观看演唱会。刘先生的姐姐刘
女士随即联系大麦网客服申请退票，客服回复：

“根据项目公告已不再具有退票权益，请您调整
行程正常观演。”

2023 年，有网友在猫眼平台购买了成都
印利娱乐有限公司主办的“张学友 60+巡回演

唱会”成都站 11月 5日的门票。然而抢票当
日，该网友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医生建议她在
家静养。迫不得已，该网友当天向平台申请
了退票，平台客服却说这种情况不予退票，因
为现在实行演唱会购票人实名制，无法更改
售票信息。

5月9日，江苏省消保委发布的《文娱演出市
场消费投诉专项问题分析报告》（以下简称《报
告》）指出，今年 4月 15日至 5月 6日，江苏省有
关文娱演出的消费维权舆情高达 125676条，其
中演唱会退票难、退票贵问题尤其突出。

退票时间设置不合理也是不少消费者反映
的共性问题。《报告》指出，有消费者称其于 3月
21日中午 12点 20分抢到了 3月 23日张杰演唱
会上海站的回流票，但突然出现工作安排只能
申请退款，而平台客服以“超过截止退票时间”
为由拒绝。该消费者发现自己所购买的回流票
开售时间是12点20分，但退票时间在当日12点
就截止了。该消费者认为平台并未写清回流票
退票规则，存在误导行为。

此外，同一演出，不同城市退票规则不一
致，给一些消费者造成误导。《报告》指出，有消
费者称其于3月20日通过某购票平台购买了林
俊杰天津站演唱会门票，后因有事不能去，马上
联系平台客服退票，但被拒绝。该消费者表示，
在林俊杰演唱会济南站和苏州站，不管第一次
还是第二次公开售票都可以 24小时甚至 48小
时无条件退票，但天津站不支持无条件退票。

■记者调查
演唱会门票多为“条件退”或不能退

5月 16日，记者在大麦App看到，即将于 6
月 8日在成都举办的一场演唱会，不支持退票，
服务说明上写着：票品为有价券，非普通商品，
其背后承载的文化服务具有时效性、稀缺性等
特征，不支持退换。

记者同时看到，另外一场将举办的演唱会
其服务说明写着有条件退：本项目支持有条件
退，若需要收取退票手续费，将以用户实际支付
票款为基准收取。还有一场将于5月18日在成
都举办的演唱会，其购票须知则显示：在 4月 4
日17：17前可免费退票，4月4日17：17至4月11

日 17：17收取票价 20%的手续费，4月 11日 17：
17至 5月 7日 23：59收取票价 40%的手续费，5
月7日23：59后则停止退票。

随后，记者打开纷玩岛App发现，该场演唱
会同样显示“条件可退”的标注，记者想要在线
联系客服进行咨询，但转接人工后页面显示前
面有几百人排队。

江苏省消保委发布文娱演出市场消费投诉
专项问题分析指出，由于大多无条件退票基本
限于首次售票后 48小时内，二次售票时往往已
过无条件退票时限，相较于首次购票的消费者，
购买回流票的消费者虽然支付了相同的价格，
却没有享受到同等的退票权利。实名制下演出
门票不能转让或转赠，如遇到突然生病等不可
预见的问题，消费者不能到场观演，票务平台以
演唱会门票具有稀缺性、时效性等为由拒绝退
票，无疑加重了消费者的负担。收取高额手续
费的理由在哪里？

演出票退换过程中，产生的高额手续费因
何而来？

据一个演唱会主办方的相关负责人表示，
设计退票手续费主要目的是防止“黄牛”恶意抢
票、退票，“他们会用软件在多个平台帮网友抢
票并收取高昂抢票费，如果多个平台都抢成功，
就会产生部分退票。我们无法分清哪些是‘黄
牛’，哪些是消费者，只有设计一个退票费。这
个退票手续费比例根据成本核算和风险把控计
算而来。”

另外一位演出商也表示，演出门票具有稀
缺性和时效性，时间一过，门票就是废纸。举办
演唱会通常不是哪一家公司就能完成的，而是
很多公司、平台一起合作，加上成本高昂，导致

“退票”的难度增加。同时，也是为了防止恶意
竞争及“黄牛”炒票等现象。

然而网友对上述说法并不买单，有网友提
出，同样是陈奕迅演唱会，上海站的退票规则
显然人性化许多：预售期间，客户购票订单生
成后 48小时内无条件退票；正式开票后的前
24小时同样无条件退票，手续费仅收取票价
的 0.6%；正式开票日起至活动售票通道关闭
前 48小时，都可以退票，而且只收取 20.6%的
手续费……

■律师支招
若格式条款不合理 消费者有权要求退款

2023年 9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共同出
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
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其中
明确：演出举办单位应当建立大型演出活动退
票机制，设定合理的梯次退票收费标准，保障购
票人的正当退票权利。

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自
2023年 9月起，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
活动实行“强实名”政策后，热门演唱会“炒票
倒票”、门票过度溢价等乱象得到了整治；“强
实名”抑制“黄牛”的同时，确实也带来了“退
票难”等问题，演出举
办单位应当建立大型
演出活动门票售后服
务机制，设定合理的
梯次退票收费标准，
保障购票人正当退票
权利。

泰和泰律师事务
所律师侯明表示，根
据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以及民法典的相
关规定，网友投诉中
一些购票须知的条
款，属于排除或者限
制消费者权利、减轻
或者免除经营者责
任，是对消费者不公
平不合理的无效条
款，消费者可以主张
该条款不成为合同
内容。然而，现有的
法律和文旅部门的
相关规定虽然要求
大型演出活动要设
定合理的梯次退票
收费标准，以保障购
票人的正当退票权
利，却并未明确规定

具体退票的比例及手续费是多少，这才导
致消费者诉求无法满足的现象。

四川澳南律师事务所主任曾林刚认为，从
法律性质上看，演唱会门票属于票务服务合
同，是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债权凭证，非《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第 25条规定消费者可以无理
由退换的商品，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关
注售票方关于退换票的提示，如果出现（服务）
产品与宣传不一致或有侵犯消费者权益的情
况，可以向职能部门进行反映，以维护自身权
益。此外，如果演员在演唱会时有假唱行为，
一经证实，主办方可能需要承担侵权或违约的
责任。

据《四川法治报》

在教室寝室做直播
影响同学学习生活

5月 15日 9点，记者打开手机，很快就刷到
一名定位在海南海口某高校的主播。她用非常
轻的声音和网友互动，直播背景是教室，能看到
同学和正上课的老师，评论区有不少人发弹幕：

“上课怎么还能直播？”
还有一些大学生在宿舍开启直播。记者统

计发现，在某平台一个晚上至少有上百名以寝
室为背景进行直播的大学生主播。

一名定位在东北某高校的主播，直播间名
称是“女大学生挣学费”，直播内容是在寝室里
吃饭，找话题和网友聊天，并索要礼物。

“来，大家聊一聊恋爱的话题”“送个啤酒（礼
物名称），就做个下蹲”……直播过程中，有网友
发弹幕质疑：“你这宿舍一看就是假的。”该主播
主动拉开身后的花色布帘，证明自己没有作假。

在学校和寝室进行直播，周围同学对此如
何看待？

“我就深受其害。”对于室友的直播行为，
正在为考研做努力的浙江某高校大三学生艾
雯雯（化名）非常恼怒。

“一开始还好，但为了留住粉丝，室友逐渐
增加直播时长，直播时间也从之前的固定时间
变为随时开播，可能是一大早，也可能是半夜，
宿舍里很难再有安静的时间。”艾雯雯说。

最令艾雯雯生气的一次，是她有天想要在宿
舍里多睡一会儿，跟室友说明情况后，她还坚持直
播，一大早艾雯雯就被超大声的动感音乐吵醒。

“即使这些都可以忍受，那我们的隐私，怎
么办？”谈到这个问题，艾雯雯说自己已经“愤怒
到了极点”。在宿舍有限的空间里直播，所有声
音都会被播出去，尽管她们已经注意不在直播
时说人名和讨论学校的事情，但偶尔还是会被
镜头扫到。

“直播间观众会不停地提及‘你的室友怎么
样哦’之类的话，让我觉得自己被冒犯了，也没有
安全感。最后我申请换了一间宿舍。”艾雯雯说。

在某社交平台搜索“室友在宿舍直播”，记

者发现有多篇笔记对大学生寝室直播吐槽：“每
天晚上吵死了，我也和她们说过希望她们声音
小一点，人家每次都不耐烦地答应一下，然后继
续吵”“我觉得在寝室直播就是不合适啊，但是
想不到什么严肃有效的理由让她不直播，求大
家帮忙出谋划策一下”……

直播时长要求不低
难以跳出流量陷阱

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直播，在不少学生
主播眼中却是“不得已而为之”。

朱晓（化名）是一名大二在读学生，去年3月
加入直播行业，她只坚持了1个多月。

公会经纪人和朱晓约定“一天播 4小时，一
个月 100小时”的最少直播时长。起初朱晓以
为，每天利用零碎时间偶尔播一下，肯定能凑满
时长，但直到开播之后朱晓才发现，经纪人的意
思是必须每天都上播且连续播满4小时。

“他们说这样直播间流量才高，才能赚到
钱。”朱晓说，自己的课程安排相对紧凑，只有一
天的课程结束后才有完整时间进行直播，“基本
每天都要播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二天还得早起
上课，特别疲惫”。

即使没有时间限制，也有更难以跳出的流
量“陷阱”。

2023年 9月，因一段爵士舞才艺，让在内蒙
古读大学的孙涵（化名）在网络上收获了大量关
注。在众多伸来橄榄枝的MCN机构（专门为网
络视频创作者提供服务的机构）中，孙涵选择了
一家不要求固定时间上播，并承诺助其寻找直
播定位，营造直播氛围的机构，不过需要抽取孙
涵直播收入中的10%。

直播的前两个月，平台的流量非常可观，粉
丝数量涨到 4000多人。最好的一次，直播间同
时在线人数超过了 3000人，3个小时的直播，孙
涵拿到了400多元的打赏。

但很快直播进入“平台期”，平台不再给流
量扶持。为了留住观众、转化粉丝，提升互动频
率、增加直播间热度成为孙涵每日的必修课。

直播间内，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想方设法

留住进入直播间的观众，快速准确地击中观众
的情绪，还要学会接住各种梗；直播间外，要琢
磨自己的话术、妆容、直播场景等，每一个细节
出现纰漏，都可能失去观众。

“真的很累，很难坚持下去。”孙涵说。
她的运营指导李飞提供了一些建议——将

宿舍灯光调暗，布置出朦胧隐约的氛围感，穿着
低胸衣服和短裙，在深夜和凌晨直播。

“说白了就是要我秀身材，收到不同的礼物
要设计对应的动作。一个啤酒（虚拟礼物）就是
深蹲一次等。”孙涵说，李飞还会实时关注她的
直播，指导她相关话术，比如“我也想骑上我心
爱的保时捷（虚拟礼物）去兜个风”“想看看真的
保时捷长啥样！要是大哥开着保时捷和我一起
去就更好了”……

为了流量和打赏，孙涵一一照做，“有时还会
有擦边动作，但我当时分辨能力低，就听信了”。

虽然直播间数据有了起色，但孙涵没有因
此松一口气。直播间的粉丝变多了，评论区各
种留言也都来了，甚至有人直接发来骚扰信息
问她“约不约”。

孙涵不想再忍受私信骚扰和评论区的黄色
玩笑，思索再三，拒绝了李飞让她线下约“榜一
大哥”（打赏最多、处于榜首的观众的代称）的提
议。“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主播打造的人设很难
改变，索性我就不频繁直播了。”现在孙涵保持
着大约两周直播一场的频率，准备合同到期就
解约。

耗费精力遭遇网暴
学生当主播风险多

在经历了2次网暴后，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周
木子（化名）决定走出直播这座“围城”。

2023年年初，一条关于自己情感经历的视
频在各大社交平台爆火，周木子因此变成了一
名拥有3万粉丝的网红。借助这一波流量，周木
子开启了自己的直播生涯。她将自己打造成阳
光开朗的大学生角色，借助原有的粉丝基数，很
快收获了一大批新粉丝。

令她没想到的是，一次跨平台的网暴毫无

预兆地袭来。周木子的视频被人恶意剪辑后搬
运到其他平台，尽管她本人和朋友不断在评论
区正名，但还是有越来越多的陌生人给周木子
发私信、短信甚至打电话，内容大多是指责，甚
至辱骂。

周木子选择沉默不作回答，“没办法，最好
的方式就是不做回应，否则那些人会继续抓住
细节大做文章”。后来，舆论慢慢平息下来。

可很快，第二次网暴又来了。起因是身边
的同学在网络上散播她的谣言。

“我逐渐意识到，网络带来的名气可能成为
生活中的绊脚石，我就像在放大镜下生活，现实
里的琐碎细节都会被无限放大，一点小问题就会
被放在网络上任人指摘。”周木子说，尽管她已经
避免为了流量在直播间撒娇、跳舞等，但在班级
评选一些荣誉奖项的时候，还是有同学向学校

“打小报告恶意中伤她”。虽然误会最后解除，但
她也因此失去了一些本该属于她的荣誉。

“我决定减少直播的频率。直播虽然带来
了一些收益，但我为之付出的代价是无法用金
钱衡量的。”周木子说。

对此，曾是某知名娱乐公司的星探张新（化
名）表示“很正常”。他曾招聘了100多名娱乐主
播，其中90%都是大学生。

“一年半的时间过去，就只剩 10%的人还在
直播。现在的主播更新迭代很快，特别是大学
生主播，大多数人其实做不了太久。”张新说。

5月14日，记者随机统计了某平台当晚直播
的50多名大学生的关注度，基本没有过千，其中
有一半大学生主播的关注量只有两位数。

在张新看来，成为一名优秀的主播并不容
易，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每天定时定量
的直播可能并不适合有课业压力的大学生。

据张新总结，各大平台的推流规则大同小
异，但是如果想要获得推流，有一项基础规则：一
个月至少开播15天；如果想要获得持续稳定的推
流，每个月至少要开播20天，每次开播不得低于2
个小时，最好大于2个小时。“这些只是基础要求，
想要流量更好还得再加场次和时长，一般人根本
熬不住。”

引导创作积极内容
加强审核优化算法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
任郑宁看来，大学生当主播并非违法行为。根据
规定，直播需要实名认证，主播必须年满18周岁；
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在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
号注册服务时，需对其身份信息进行身份验证，并
征得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的同意。也就是说，只
要年龄符合要求，当主播并没有什么问题，现在很
多学校也将运营短视频账号当作实训。

“但是，大学生直播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和
场合，更不能随意拍摄他人，否则可能涉嫌侵犯
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学校对于宿舍有行政
管理权，在宿舍里，对于居住的学生来说，属于
私密空间，应受隐私权保护，直播不应影响他人
休息和获得安宁的权利。”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
所高级合伙人马丽红说。

郑宁提出，大部分博主以当下热点来吸引流
量，却没有认真界定传播的内容是否符合当下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良莠不齐的直播类型间接导
致一些大学生正确价值观传播意识的匮乏。

“这个信息碎片化的时代，容易造成观看者
信息获取也碎片化，导致在观看直播时无法准
确获取主播传达的价值观点，再加上有些人恶
意传播不良价值观，对一些价值观还未完全成
熟的大学生而言，他们容易为了流量，盲目跟从
甚至做出擦边违规动作。”郑宁说。

那么，针对大学生直播目前出现的一些乱
象，该如何进行治理？

马丽红建议，高校应承担起对学生的引导
和教育责任，通过各种形式宣讲法律规定，并对
直播的时间、地点和方式作出指导性规范，通过
制定合理的社区规则，为直播行为划出清晰的
边界，同时引导学生在合适的场合、时间进行直
播，多进行正能量的内容创作，提升学生运用新
媒体的能力，这也有益于正向价值观的传播。

“近两年来，随着各项关于网络建设的政策
发布，各个网络平台对平台审核机制进行了优
化。对于多样的板块类别，平台应当加强算法
审核机制，也应当继续优化人工审核机制，坚决
抵制低俗不良的内容传播。对于大学生直播行
为，平台应当给予相应的流量扶持，引导大学生
传播积极正能量的话题内容，优化优质内容的
审核。”郑宁说，监管体系只有在人力、技术与制
度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完善，才能有效地约束和
避免在网络直播中出现低俗现象。

作为业内人士，张新也提醒，直播要有产出
内容的能力，而产出内容需要时间、创意和拍
摄技能，需要多次拍摄，很多时候公司的作用
就是搭把手，创作还是以主播为中心。成为一
名大主播需要长时间的作品和产出及粉丝维
护，想要一蹴而就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开始直播可能断断续续有人进出，但平
均下来每个时段也就一两个人，这其实很正
常。从开播到吸引粉丝，中间会有很长一段时
间的蛰伏，而大多数学生有课业压力，很难坚
持。”张新坦言，所以学生还是应该以学业为主，
直播行业并不像想象中那样的光鲜亮丽，大学
生对待直播还需谨慎。

据《法治日报》

直播行业近年来快速发展，年轻学生积极拥抱“互联网”，通过直播展示才艺、推
介校园文化、进行创业和公益助农等，让人感受到多姿多彩的校园生活和敢试敢闯
的年轻活力。可有些学生却走偏了，在教室或寝室不分时段直播，影响他人正常学
习生活；有些学生为了做直播，陷入经纪公司、培训公司骗局，权益得不到保障。还
有人打着“学生”名号进行直播，将自己包装成学生直播引流带货，甚至为求流量打
擦边球直播低俗内容。

正在当主播的广东某大学在校生刘婷（化名）打算合约到期就立马停播，因为
“做主播一年半以来，每天都在内耗，每天都精神恍惚，拼命熬，人都干‘废’了”。

她每天主要的工作就是让直播间刷礼物的大哥“开心”，让他们觉得礼物刷得值
还想继续刷。为此，她要想方设法丰富直播内容，精心设计话术、活动、主题，安排好
每一个环节。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如此一来，她的学业一落千丈，同学们知道她做
主播后也疏远了她。

记者经过多日调查发现，虽然大家都知道做好直播很难，但还是有很多人想要
“跳进去”。在多个社交平台上，经常可以刷到标题带有“大学生”“女大学生”等字眼
的直播，这些直播地点有的在景点、餐厅，有的在校园，更有甚者在寝室或教室。直
播内容包括分享学习经验、展示才艺、公益助农等，但其中也不乏性暗示、打擦边球、
曝隐私等乱象。

受访专家指出，大学生当主播并非违法行为，但不能不分时间、地点和场合，更
不能随意拍摄他人，否则可能涉嫌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高校应承担起对学
生的引导和教育责任，为直播行为划出清晰的边界，引导学生在合适的场合、时间进
行直播，鼓励他们多进行正能量的内容创作；平台也应优化算法和人工审核机制，抵
制低俗不良的内容传播。

据《法治日报》


